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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学习能力是网络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网络学习能力影响了海外子公司的特定优势，进而影
响了跨国公司整体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解析海外子公司的东道国网络结构，本文分析了网络学习能力在
网络结构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调节效应，实证表明：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了网络密度与网络学习效果的
关系；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了关系嵌入强度与网络学习效果的关系；网络学习能力负向调节了网络中心
度与网络学习效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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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研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同
的企业在行为与获利能力上存在差异。为了回答这
一问题，研究者通常将企业看作是一个自治的组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从外生的产业结构视
角或是内生的企业资源与能力的视角来研究。但
是，随着社会网络化范围的扩大以及程度的加深，特
别是企业间网络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将企业看作是
在非人格化的市场中为获得利润进行原子状竞争

（ａｔｏｍ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的视角，显得越来越不合时
宜［１］。网络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源泉。在国
际经营背景下，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网络
成员一起进行网络学习，获取东道国经营经验，学习
东道国网络中的供应商、经销商、高校科研机构等组
织的先进技术、管理知识，不仅获取了子公司特定优
势，而且大大提升了跨国公司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网络学习已成为企业利用网络获取竞争优势
的一种战略行为。然而，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现状的
考察发现，处于类似网络结构的海外子公司表现出
的学习效果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海尔、华为等少数
公司通过在海外市场的网络学习实现了国际竞争力

的提升，而ＴＣＬ等大部分中国企业却从国际市场败
退。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海外子公司的网

络学习能力差异可能是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
在“走出去”已经成为广大中国企业发展战略中关键
一环的今天，研究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与中
国企业国际经营成败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在梳理社会嵌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海外子公司
东道国网络的三维结构构成理论。通过发展网络能
力理论，分析了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在网络
结构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调节效应，并收集１２３家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期为
中国企业提高网络学习效果，建立海外子公司的特
定优势，防范国际化经营风险，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提供理论借鉴。

１　文献综述
随着人们把视野拓宽到与公司价值链和生产过

程相关的网络，Ｋｅｋ？ｌｅ和 Ｖｉｉｔａｌａ［２］提出的网络学
习逐渐成为组织学习理论和战略管理领域的新兴研

究热点。在海外子公司经营的东道国网络中存在多
种网络知识，如网络的结构，网络成员的信息（包括
网络成员的特质、网络关系、网络位置、网络机会
等）、网络成员的诀窍和技能（包括利用、占据网络位
置的方法、塑造网络结构的方法等）。通过与网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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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间建立密切的关系，占据特定网络位置，构造网络
结构等战略行为，海外子公司不仅能获取和利用这
些网络知识，而且能为网络创造知识，我们认为，海
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即是海外子公司在网络环境下

与其他网络成员进行知识的创造、吸收和利用的经
济社会过程。与联盟、集群等网络组织的学习相比，
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在学习环境、学习治理、学习
机制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３］。

Ｌａｒｓｏｎ［４］、Ｕｚｚｉ［５］、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６］、Ｂｕｒｔ［７］等学
者的大量研究表明，网络结构对网络学习效果有着
显著影响。但是，在社会学学者中，关于网络结构与
学习效果的关系仍存在争议，由此形成以Ｕｚｚｉ等人
提出的" 网络嵌入悖论（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ｎｅｓｓ）" 。网络嵌入悖论可分为关系嵌入悖论和结构
嵌入悖论两种。关系嵌入悖论指的是：强关系和弱
关系都被认为有助于知识获取。强关系观认为，行
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企业获取高
质量的信息和进行默会知识的转移。如 Ｕｚｚｉ［８］对
美国纽约企业的调查发现，在同行业中，具有强关系
的企业间更能够彼此交流知识。而弱关系观认为，
弱关系在社会网络中没有联结的成员间传递独特的

非剩余信息，从而保证了行动者获得异质性信息的
可能性。结构嵌入悖论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

Ｚａｈｅｅｒ和Ｂｅｌｌ［９］等学者认为，高密度网络能有效地
防范机会主义行为，促进知识的沟通和共享，另一方
面，Ｕｚｚｉ等学者认为，在高密度网络中信息同质的
可能性更大，行动者增加的关系很多是过剩的，在低
密度网络中，网络外部的新颖信息向网络中的渗入
更为容易，并且，企业间紧密的伙伴关系会不利于企
业间的突变性或者多元化的知识分享。我们认为，
存在网络嵌入悖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人研究忽视

了网络学习能力在网络结构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调

节效应。

２　网络学习能力调节作用
社会嵌入理论是解构社会网络结构的重要理

论。从对嵌入的系统描述维度或嵌入的操作维度，
可把各种嵌入分为关系嵌入、位置嵌入和结构嵌入。
关系嵌入是研究二元关系的结构特征，位置嵌入是
分析个体所处的网络位置对其行为的影响，而结构
嵌入是分析网络的整体构造对其行为的影响。
在国际化过程中，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网络中

的供应商、顾客、分销商、科研机构等主体产生业务、
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形成了关系嵌入。借
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我们可通过关系嵌入强度来
反映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的关系嵌入。由于东

道国网络成员在内部知识，业务和能力等资源方面
的禀赋存在不同，从而出现了网络资源在网络内分
布的不平衡。东道国网络成员拥有的资源差异也导
致海外子公司与其嵌入关系的强度和内容也出现差

异。一般来说，海外子公司与资源丰富、能力强的网
络成员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海外子公司会与资
源和能力不同的网络成员建立不同的关系。比如
说，海外子公司会与研发能力较强的组织，更多地就
技术方面进行往来。
海外子公司和其他网络成员在东道国网络中都

有特定的位置。这些位置刻画了网络成员间的关
系。我们可通过位置嵌入来刻画网络成员在整体网
络中的位置对于其形成网络决策的影响。Ｊｏｈａｎｓｏｎ
和 Ｍａｔｔｓｓｏｎ［１０］认为，从演化视角来看，网络位置是
网络中海外子公司和其他网络成员前期活动的结

果，并成为促进和限制海外子公司发展的基础。在
东道国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企业会运用其占有
的地位和关于其他企业能力的详细信息以及信息仲

裁的可靠性来获取利益，或者通过更集中于中心位
置的信号属性来获取利益。由于网络中心位置能为
网络成员带来战略优势，因此其他网络成员会争相
追逐中心位置，或与中心位置占据者建立关系，从而
导致对中心位置的追逐逐渐激烈。另一方面，中心
位置的战略稀缺性会使得中心位置占据者逐渐提高

对中心位置的利用程度。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
的位置是先赋位置和自致位置的综合。先赋位置是
跨国公司总部或母公司赋予其特定的使命和经营目

标而带来的位置，在海外子公司成立之初，这一位置
就确定下来的。当然，后期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而
自致位置是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中获得

与占据的网络位置。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思想，我们
可通过网络中心度来反映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

的位置嵌入。
在国际化过程中，海外子公司、科研机构、客户、

政府、供应商、行业协会等主体间会根据相互依赖的
程度决定各自在合作中的角色地位，从网络整体视
角看则表现为网络位置的总体分布和总体关系的紧

密度。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我们可从网络密度、
群体中心度等方面分析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网络的结

构嵌入。
海外子公司的东道国网络为海外子公司的成长

提供了获得知识等网络资源的潜力。但海外子公司
的网络获益是由网络资源，企业利用这些资源的能
力，以及企业间关系模式等要素构成的函数。没有
形成网络能力的企业将面临成长的壁垒，东道国网
络也将更多地表现出限制性。因此，虽然特定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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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结构赋予了海外子公司获取知识的潜在可能，但
其是否能如愿实现知识的获取还取决于海外子公司

的网络学习能力。许多学者曾指出，能力（Ｃａｐａｂｉｌｉ－
ｔｙ）是知识，业务过程和组织学习的整合，能力包括
基础（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学习和行为３个维度。因此，
网络学习能力是网络能力的一个重要二级变量。网
络学习能力包括以下维度：学习承诺（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共同远景（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ｏｎ）和开放性
（ｏｐｅｎ－ｍｉｎｄｅｄｎｅｓｓ）。学习承诺（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主要是指企业强调学习作为谋求企业长期
竞争优势的重要程度，对学习的承诺有助于企业形
成一个学习的氛围。一个强调学习的组织通常将学
习作为维持企业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投资。一
个企业的价值观念越强调学习，其学习活动就越有
可能发生。共同远景（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ｏｎ）主要是指企业
在与网络成员的互动中强调对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

认识的一致性程度。Ｖｅｒｏｎａ［１１］强调，如果没有共同
远景，即使组织成员有足够动力去学习，也很难知道
应该学习什么。在企业网络活动中一个普遍存在的
问题是很多创新性的想法由于缺乏共识而难以实

施。很多重要的想法很难转化为行动，主要是因为
组织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Ｂｒｏｗｎ和 Ｅｉｓｅｎ－
ｈａｒｄｔ［１２］注意到，企业内不同部门间在获取和解释知
识的方式也存在着不同。例如，营销部门更关注于
市场行情，而研发部门更倾向于技术与产品创新方
面。这导致了对知识或信息的不同解释，即使是对
同一信息也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共享远景有助于协
调各部门的关注焦点，从而增强学习的质量。开放
性（ｏｐｅｎ－ｍｉｎｄｅｄｎｅｓｓ）主要是指企业在与网络成员
的互动中，工作部门内部、跨部门团队在网络关系管
理活动和关系任务执行决策中所发挥合作及协同作

用的程度。组织开放性有助于企业评估组织中网络
关系任务执行的惯例，从而接受新的观点和思想。
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团队协作精神、团队工作方式以
及与合作伙伴合作共事过程中的目标定位和具体策

略等方面。团队协作精神和团队工作方式可以有效
发挥企业内部的协同作用，有利于企业在与网络成
员的互动过程中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变革和市场环

境。

Ｔｓａｉ［１３］明确提出，尽管一个中心网络位置提供
了获得新知识的重要途径，它对业务单元创新和绩
效的影响可能依赖于这一单元吸收这些新知识的程

度。一个单元可能可以获得一些新知识，但如果它

没有足够的能力吸收这些知识，它就不能提高其创
新和绩效。一个单元越能接近其他单元的知识，它
就越需要吸收能力以从这些知识中获益。占据中心
网络位置的组织单元能接近来自其他单元的新知

识。由于网络学习是网络成员间的知识创造、知识
获取和知识利用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转移
的过程。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强，在同样
的东道国网络结构条件下，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
络的学习效果会越好。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１：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

关系嵌入强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
假设２：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

网络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
假设３：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

群体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
假设４：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

网络密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

３　实证研究

３．１　数据与样本
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向在华跨国公

司子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发放问卷。研究共发放问卷
２６８份，收到来自浙江、上海、江西、北京、广东等地
的有效问卷１２３份，有效问卷率４５．９％。在有效问
卷中，总部所在地为美国和欧洲的海外子公司有８０
家，占样本总数的６５％，其他主要来自于日本、韩
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这与在华投资的５００强
跨国公司来源情况较吻合。样本涵盖的行业范围较
广，包括传统制造、信息、金融、零售、贸易批发和化
工等行业。样本海外子公司的规模分布也较合理，
年销售收入在 ５ 亿人民币以上的有 ７１ 家（占
５７．７％），５０００万～５亿的有３７家（占３０．１％），

５０００万以下的有１５家（占１２．２％）。３．２变量测量
对于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网络的结构，本文借鉴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６］、蔡宁［１４］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关系
发生的频率来测量关系嵌入的强度，对海外子公司
与东道国网络成员间的关系频率分为" 几乎没有往

来" ，" 每年一到两次" ，" 每半年一到两次" ，" 每季度
一到二次" ，" 每月一到两次"５档，分别赋于１到５。
嵌入关系具体分为技术关系、管理关系和业务关系
３种。网络中心度、群体中心度和网络密度的度量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相应度量方法①，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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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提名诠释法①获取数据，然后输入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１６６软件计算，得到３个指标的最终数值。
对于网络学习能力，本文借鉴Ｓｉｎｋｕｌａ等［１５］对

组织学习能力的度量，考虑在华海外子公司东道国
网络的特殊性，我们从学习的承诺、共享的远景和开
放性３个维度，通过１１道问题，采用５点李克特量
表来测量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
在网络学习效果的度量上，我们借鉴 Ｔｓａｎｇ、

Ｎｇｕｙｅｎ和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ｉ［１６］等在组织间学习、知识转移
和网络学习领域的研究成果，从海外子公司网络学
习的目的出发来构建量表。我们认为，海外子公司
进行网络学习的目的包括以下３方面：探索并获取
新的知识；学习和获取网络成员以及与网络有关的
知识；提高对现有知识的认识和利用程度。因此，网
络学习的效果应反映以上３方面的成效，我们把其
归纳为两点：一是知识获取的多少，包括从东道国网
络成员处学得的知识以及共同创造获得的知识；二
是知识的利用效果，包括学习所得知识对现有知识
的提升，如是否改进了产品质量，是否提高了生产效
率等。因此，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的网络学习
效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的获取，二是知识
的利用。问卷从市场知识、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
获取，知识利用效果两方面来衡量网络学习效果。

３．３　信度和效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对回收样本作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测试

发现，总量表和网络学习能力、网络学习效果分量表

的α信度值分别为０．８５２、０．８７０和０．７５７，均在０．７
以上，反映本研究量表的信度较理想。对网络学习
能力分量表的效度分析发现，ＫＭＯ值为０．８８５，大
于０．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半球体检验小于０．００１，支持因素分
析。按照特征根大于１的原则和最大方差法正交旋
转进行因素抽取，得到三因素结构，三个因素共解释
了总方差的６７．１４％，说明该分量表的结构效度较
好。对网络学习效果分量表的效度分析发现，ＫＭＯ
值为０．８０３，大于０．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半球体检验小于
０．００１，支持因素分析。按照特征根大于１的原则和
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进行因素抽取，得到两因素结
构，两个因素共解释了总方差的５５．９５％，说明该分
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②。

３．４　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网络学习能力的验证性
因子分析

运用Ａｍｏｓ　５．０进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
型的主要拟合度指标如表１所示。模型 Ｍ１为不添
加任何可观察变量相关的原始模型，修正模型 Ｍ２
的各项指标得到明显改善。Ｍ２的χ２／ｄｆ＝１．１７９、Ｐ
＝０．１４，未达到显著水准，表示本研究假设模型的共
变量矩阵与实证资料的共变量矩阵之间无差异存

在。ＧＦＩ值为０．９４，大于０．９０的可接受值。ＲＭ－
ＳＥＡ＝０．０３８，显示本假设模型良好。ＮＦＩ＝０．９３、

ＣＦＩ＝０．９９，大于０．９０的可接受值。ＰＮＦＩ＝０．６４、

ＰＧＦＩ＝０．５４，都大于０．５，因此模型的简效拟合度
指标可以接受。

表１　网络学习能力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度检验

模型 χ２／ｄｆ　 Ｐ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ＰＮＦＩ　 ＰＧＦＩ　 ＮＦＩ　 ＣＦＩ
修正前 Ｍ１　 ２．５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４　 ０．８４　 ０．６６　 ０．５６　 ０．８２　 ０．８８
修正后 Ｍ２　 １．１７９　 ０．２０８　 ０．０３８　 ０．９４　 ０．６４　 ０．５４　 ０．９３　 ０．９９

３．５　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网络学习效果的验证性
因子分析

运用Ａｍｏｓ　５．０对海外子公司的东道国网络学
习效果进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主要拟合度指标
如表２所示。模型 Ｍ１为不添加任何可观察变量相
关的原始模型，Ｍ２为建立误差关联后的修正模型。

Ｍ２中，χ２／ｄｆ＝０．８７０、Ｐ＝０．５７７，表示本研究假设
模型的共变量矩阵与实证资料的共变量矩阵之间无

差异存在。ＧＦＩ＝０．９７＞０．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００；

ＮＦＩ＝０．９５＞０．９０，ＣＦＩ＝１．００＞０．９０；ＰＮＦＩ＝
０．５４，ＰＧＦＩ＝０．４２，ＰＮＦＩ大于０．５，ＰＧＦＩ小于０．５。

ＰＮＦＩ完全符合标准，而ＰＧＦＩ虽然低于标准的临界
水平，但与临界水平较接近，因此，总体上来说，模型
的简效拟合度指标还是可以接受的，它反映了模型
比较简约。对比修正前后的指标发现，模型 Ｍ２的
拟合度除了ＰＮＦＩ和ＰＧＦＩ两个指标拟合度有所退
化外，其余各指标均较有所提高，且各项指标拟合良
好。因此，接受模型 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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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提名诠释法和提名生成法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问卷设计的两种重要方法。提名诠释法针对提名生成法中列出的关系人进一步
询问他们与受访者间的关系。为了方便问卷填制者和保护样本海外子公司的商业秘密，本文以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合作者和高校与科研机
构等通称指代了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的相应成员，所以对东道国网络成员的产生与提名生成法并不完全一样。

囿于篇幅，正交旋转后的网络学习能力分量表和网络学习效果分量表的因素载荷矩阵未列出。



表２　网络学习效果的拟合指标

模型 χ２／ｄｆ　 Ｐ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ＰＮＦＩ　 ＰＧＦＩ　 ＮＦＩ　 ＣＦＩ
修正前 Ｍ１　 １．４００　 ０．１４３　 ０．０５７　 ０．９５　 ０．６０　 ０．４７　 ０．９０　 ０．９７
修正后 Ｍ２　 ０．８７０　 ０．５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９７　 ０．５４　 ０．４２　 ０．９５　 １．００

３．６　网络学习能力在东道国网络结构与网络学习
效果间调节作用的验证

运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层次回归分析，
检验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对东道国网络结构

与网络学习效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统计结果如
表３所示。对网络学习能力与关系嵌入强度、网络
中心度、群体中心度和网络密度交互作用的回归分
析发现，在网络结构各变量中，网络中心度与网络学
习效果间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能力的负

向调节，回归系数为－２．１７６（Ｐ＜０．０５）。网络密度
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

能力的正向调节，回归系数为１．９３４（Ｐ＜０．０５）。关
系嵌入强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

司网络学习能力的正向调节，回归系数为０．３６７（Ｐ
＜０．０５）。此外，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对群体
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未产生调节作用。

表３　网络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

效应
网络学习效果

模型Ⅰ 模型Ⅱ

主效应

关系嵌入强度 ０．１２３＊ ２．０１０＊

网络中心度 ０．１７２＊ １．４４８＊＊

群体中心度 －０．１６５ｔ －０．２６０
网络密度 ０．２７４＊ －１．１０８＊

网络学习能力 ０．１９７＊ ０．８８５ｔ

交互效应

关系嵌入强度＊
网络学习能力

０．３６７＊

网络中心度＊
网络学习能力

－２．１７６＊

群体中心度＊网
络学习能力

０．１５

网络密度＊网
络学习能力

１．９３４＊

△Ｒ２ ０．０４５
Ｒ２ ０．５０２
Ａｄｊ　Ｒ２ ０．４６２
Ｆ　 １９．６９３＊＊＊ １２．６５５＊＊＊

　　注：“＊＊＊”代表ｐ＜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１；“＊”代表ｐ
＜０．０５；ｔ代表ｐ＜０．１。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研究结果讨论
本文以１２３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为样本，运

用Ｕｃｉｎｅｔ６．１６６和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实证检验，发现：
在网络结构各变量中，网络密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
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能力的正向调节，
回归系数为１．９３４（Ｐ＜０．０５）。这说明，在网络密度

一定的情况下，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强，网
络学习效果越好。关系嵌入强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
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能力的正向调节，
回归系数为０．３６７（Ｐ＜０．０５）。这说明，在关系嵌入
强度一定的情况下，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
强，网络学习效果越好。
实证研究发现，网络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

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能力的负向调节，
回归系数为－２．１７６（Ｐ＜０．０５）。这表明，在网络中
心度一定的情况下，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
强，网络学习效果反而越差。这似乎难以理解，我们
可以这样认为，由于网络学习是网络成员间的一种
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和知识利用的活动。海外子公
司的网络学习与东道国网络成员的网络学习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学习竞赛”的关系。因此，海外子公司
的网络学习效果不仅仅取决于海外子公司自身的意

愿和能力，而且取决于东道国网络成员的意愿和能
力。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强，东道国网络
成员深知自己在" 学习竞赛" 难以胜出。因此，它们
将缺乏动力积极参与网络学习，甚至它们还会采取
更为严厉的防范举措防止知识的溢出，并加强知识
的保护。这就会出现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
强，网络学习效果反而越差的现象。
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

能力对群体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未产生

调节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可从以下方面解
释：１）在群体中心度一定的情况下，网络成员的学习
意愿决定了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效果。比如说：
在群体中心度较高的情况下，其他网络成员间的知
识交流和共享很少，此时，即使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
习能力较强，但大的学习环境决定了其网络学习效
果仍然难以得到较大的提高。所以由此可以认为，
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效果的改善首先需要改善网络

的整体结构。２）网络的异质性较强，网络成员间的
知识差异较大，即使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很
强，但缺乏学习的机会，从而导致海外子公司的网络
学习能力对群体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未

产生调节作用。

４．２　管理启示
首先，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网络学习能力对海外

子公司网络学习效果的重要影响，为中国企业海外
子公司进行网络学习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一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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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应建立激励和回报制度，激发员
工的学习积极性。二是应建立培训和发展制度，对
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的培训和发展，使其掌握
网络学习技能。三是通过塑造团队学习的良好文化
氛围，促进经验的共享和交换。其次，海外子公司在
选择东道国网络成员时，一方面应保证网络成员间
的知识具有一定异质性，这有助于防止网络成员间
的过度“学习竞赛”，另一方面还应确保网络成员间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同的知识基，这保证了各方都
有机会从网络学习中获益，有助于提高各网络成员
参与网络学习的积极性。

４．３　研究限制与未来研究建议
在抽样方法与样本数量，本研究存在一些限制。

以跨国公司为对象的研究往往难以获得调查样本，
本研究利用便利抽样方法，收集了１２３个样本，但没
有考虑样本所在产业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理论的稳健性。其次，在研究关系嵌入时，囿于数
据收集的难度，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我们对模型进
行了简化，没有逐一分析嵌入关系的内容，而是把业
务嵌入、技术嵌入、管理嵌入等多种嵌入关系整合成
关系嵌入这样一个综合变量。因此，这对于各种嵌
入与网络学习效果的关系分析只是初步的，未来有
待深入挖掘各种嵌入对于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效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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